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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3月 23日清晨，

康显清在广元市元坝区晋贤乡
一个偏僻的小村降生了，父亲
康祥坤弟兄3人，只有康显清
这个独生男丁。康家人，特别是
康显清的爷爷奶奶万分宠爱
他。由于过分宠爱，康显清越
来越骄横不听话，到了上学的

年龄也不愿意到学校好好读
书，甚至辱骂批评教育他的老
师。这时，康祥坤才下决心管教
儿子，只要儿子不听话或者不
好好上学，康祥坤就拳脚相加。

1992年2月底，康祥坤经
亲戚介绍来到广元市区在某区
烟草公司做了门卫。康显清离

开了父亲的管束，更像一匹脱
缰的野马，根本就不去上学，整

天与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在一
起，学到了很多坏毛病和恶习，
并经常打架斗殴，给家里惹了
不少事端。

为了管教儿子，无奈的康
祥坤只好将妻子和儿子于
1994年11月3日接到了自己

身边。妻子到一家小旅店做了
保洁员，儿子则在门卫室为他
做帮手，实是为了便于看管他。
康显清天天闹着要出去打工，
想脱离父亲的视线。无奈之下，
康祥坤在广元市城南的一家汽
车修理厂给他找了份修理工学

徒的工作，想用工作拴住儿子
的心。谁知，在汽修厂做学徒不
到三天，康显清就从汽修厂不
辞而别，从此音信全无。

从 1995年 1月到 1996
年 2月， 康祥坤为了寻找儿
子，先后到广州、浙江、新疆和

北京，耗费上万元，却没有得到
儿子的丝毫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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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0月中旬的一天

上午，康祥坤路过广元市东坝
滨河路休闲长堤时，突然，一个
眼熟的背影映入了他的眼帘，
他飞奔过去，看到坐在石桌上
悠闲品茶的正是自己历尽艰辛
寻找的儿子康显清。他抑制不
住惊喜快步跑过去，亲热地拍

了拍康显清的肩膀说：“儿子，
爸终于找到你了，你什么时候
回来的？”奇怪的是，儿子看了
着一身旧工作服的康祥坤，并
没有理睬他，而是慢慢拿起放
在石桌上的墨镜戴上，才抬起

头来说：“老乡，你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

康祥坤见儿子不认自己，
十分生气，他拽住儿子的胳膊
就上了一辆三轮车，很快来到
了烟草公司门卫室。康祥坤的
妻子正好在门卫室，她一见康
显清，惊喜得说不出话来。让她
没有想到的是，康显清开口就

说：“这个女人是哪个哟？我不
认识她。”听到儿子装腔作势
地这么说，老康实在按捺不住
心中的怒火，“啪！”的一声就
给康显清一个耳光：“你这个
畜生！亲生母亲都不认了，你还
是人吗？”烟草公司的一群老

职工把这一幕看在眼里也十分
生气，他们对康显清进行了严
厉的批评教育。面对越来越多
的压力，康显清才不得不叫了
声：“妈。”

原来，康显清觉得汽修厂
的工作太累就逃跑出去，他在

广元火车站爬上一辆北行的货
物列车，这列车一直开到新疆
才停下来。他走时身上就没带
一分钱，只好在站台上捡垃圾
食品吃。一位好心的铁路职工
发现了他，问他是哪里人要送
他回家。他却撒谎说，家在四

川，因为发生火灾，父母被烧
死，又没有其他的亲人，他只有
出来讨饭吃。铁路工人十分同
情地收留了他，并安排他当了
一名巡道工，每月工资 500
元。一年后，康显清有了近
4000元积蓄，他没有向那位好

心的铁路工人辞别就悄然回到
广元市了。虽然这时身上只剩
下区区3400元钱，但康显清
却认为自己是有钱人了，做门

卫的家长有辱他的“身价”，不
想认自己的爹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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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显清回家后，康祥坤为

了为他找份工作，四处奔波，可
又轻松又体面的工作却一直没
有着落。无奈，康祥坤只得又去
儿子曾经工作过的那家汽修厂
给老板求情。当时，汽修厂也正
缺人手，老板答应康显清继续
回去上班。谁知，康祥坤将四处

求人才找到的这份工作告诉儿
子时，康显清说什么也不愿意
再去汽修厂上班。康祥坤窝了
一肚子的火，想到儿子已经17
岁，既不读书，也不愿干活，整
天呆在家里吃闲饭，这样下去
如何得了？他喝令道：“三天以

后，你必须到汽修厂去上班！”
1997年4月1日，他给儿子下
了最后通牒。“不去！就不去！”
康显清的态度也十分坚决。
“不去，老子打死你！”康祥坤
更加强硬。

4月3日晚上，康显清翻

来覆去睡不着。白天与父亲争
吵后，从门卫室跑到街上，他又
去看了几部港台武打录像片，
录像片中的好汉或跳崖或自
杀，或拔剑自刎，那是何等的大
气凛然。他想，与其让爸爸用绳
子捆去汽修厂上班，让别人看

笑话，还不如像那些豪杰们一
样自杀了痛快。于是，他拿出水
果刀刺向自己的胸膛，虽然只
划破了点皮，但已经让他疼痛
难忍，他自己下不了手。突然，
他想到了一个人，白天，他看到
在烟草公司职工食堂打工的胡

晓峰的朋友刘亚丽来了，当晚

就住在胡晓峰长期租住的烟草
公司招待所509号房间。他想，

把那女人杀死，明天警察一定
会来将自己抓起来枪毙，这样
死就不用自己下手，多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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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4月 4日凌晨 5

点左右，胡晓峰就起床了。胡晓
峰住的烟草公司招待所 509
房是一个单间，门上使用的是
碰锁，只要出门时随手将门一
关，门就会自动锁闭。由于担心
打扰刘亚丽睡觉，胡晓峰将门
轻轻一掩就走了。

胡晓峰出门后不久，康显
清就鬼鬼祟祟地来到 509号
房门口，他轻轻一推，门就开
了。虽然动作很轻，但还是惊
醒了睡梦中的刘亚丽。“晓
峰，你回来了吗？”她轻声问。
康显清没有理会问话，快步走

到床边，猛地扯开了她盖在身
上的被子。
“你是？”刘亚丽吃了一

惊，“你要干什么？”“是我。”
刘亚丽听出不是胡晓峰的声
音。睁开眼睛，认出是楼下守大
门的老康的儿子康显清。“康

显清，你要干啥？！”“你不要
吼，再吼我杀死你！”“快滚出
去！不然，我就喊人了！”
“喊啊！我就是来杀你

的！”说着，康显清就用随身携
带的水果刀向刘亚丽胸部刺
去。鲜血顿时喷涌而出，刘亚丽

一边喊救命，一边起身欲向外
跑求生，康显清接连向刘亚丽
胸部猛刺7刀，可怜的刘亚丽
很快倒在了血泊之中。

看到刘亚丽浑身是血，躺

在地上不省人事，康显清感到
一阵后怕。他脱掉血衣连同水

果刀一起丢进了四楼的厕所
里，慌忙逃出广元城区，赶到下
西坝火车站爬上一列南去的货
物列车。

这列货物列车开到云南昆
明北货场才停了下来。康显清
不敢进城，也没钱坐车逃往其

它地方，他只好盲目地顺着铁
路，有时步行，有时爬货车，实
在饿了就在铁道上捡垃圾食品
吃。就这样，他沿着铁路从云南
昆明经广西，过湖南，走江西上
江苏，转道浙江、上海、安徽、河
南、湖北、四川和陕西，辗转 3

万多公里。他先后在砖厂打过
砖坯，修过公路，帮人养过猪，
在烧烤店杀过鸡，还帮人种过
蔬菜。

在康显清逃亡流浪的近
10年中，他从没有看过电视。
今年3月12日，他偶然从别

人家的电视里看到了中央电视
台社会与法频道节目里，讲述
一个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节
目，这档节目深深触动了他。他
想知道自己犯的罪有多重，按
法律要判多少年，是否有判死
刑的可能。于是，他走进了书店

买来《刑法》《刑诉法》等法律
书籍查询。他惊讶地发现，法律
对未成年人和自首情节有从宽
处罚之规定。他认识到，如果继
续逃亡下去，自己生不如死，一
旦被人认出，将会受到更加严
厉的处罚。只有去投案自首，才

是唯一出路。于是，他走进了就
近的十里亭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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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

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
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
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
安文联担任秘书。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

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
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
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
传庆。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
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
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
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

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
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
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
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
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被
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
处监察科工作。冯传庆毕业于

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
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
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
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
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
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
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

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

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
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

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

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
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
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
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
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

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
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
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
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
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
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

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
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
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
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
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
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
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

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
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
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
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
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
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

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
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

家岩来。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

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
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
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
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
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

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
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
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
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
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
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
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
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

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
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
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
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
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
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

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
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
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
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
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
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
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 18岁的张
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
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
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
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
地工作着。

!PQRS"TU"VWXY

从 1939年秋到 1940年

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
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
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
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
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
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
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

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

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
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

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
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

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
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
“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
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
获。

同年 4月，设在天官府街
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

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
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
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
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
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
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
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

府街 (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
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
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
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
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
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

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
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
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
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
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
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
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

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
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
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
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
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
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

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
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
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
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
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
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

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
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
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
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
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
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

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
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

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
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
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
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
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
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

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
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
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
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
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
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

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
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
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
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
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
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

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
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
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
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
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
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
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

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
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
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
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
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
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
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

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
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
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
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
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
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
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

人小组”全部被擒。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

脏的“军统电台案”。

Z[L\]^_`ab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

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
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

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
林利用这个机会送 50块大洋
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
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
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
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
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

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
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

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
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
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
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

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
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
从曾家岩 50号前通过时，从
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
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
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
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
戴笠用尽各种酷刑，但张露萍

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
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
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
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

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

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
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
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
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
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 19岁的
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

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
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
“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
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 3月，张露萍等
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
集中营。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
折磨，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
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
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
萍等7人一同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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